
崇尚刘先生伟大 的道德风 尚

朴河春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贵阳 �������

����年 �月
，

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报到后
，

不清楚分在哪个研

究室工作
，

临时在图书馆做了两个礼拜的义务劳动
，

就踏上去河南禹县的路
，

参加为期 �年

的四清运动
。

我与研究室
“ ���”

项 目的同志被分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
，

我问他们
“ ���”

项 目

是研究什么的
，

他们也不说
，

非常神秘
。

临近结束时
，

我才知道我将要去的是
“
第四纪地质

”

研究室
。

四清工作队撤出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

返回北京
，

回到地质所后
，

见到的是铺天

盖地的大字报
，

搞得人人都紧张起来
。

第一次认识刘先生是在第四纪研究室举行的对刘先生的
“
批判

”
会上

。

当时北京地质所

第四纪室已分成两个部分
，

一部分留在北京
，

一部分去新成立的贵阳地球化学所
，

我的名字

也在去贵阳之列
。

那时
，

去贵阳的先遣部队已经走了
，

还有部分人整装待发
，

少数人因种种

原因不想去贵阳
，

我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种类型的人
。

因此
，

因为我是属于贵阳的人
， “
留守

”

参加北京第四纪室人员的会议
，

身份就显得特殊
，

只能是旁听者
。

张贴在地质所大楼从四楼下三楼楼梯转弯处墙面的有关刘先生的一张大字报
，

很是耸

人听闻
，

它震动了地质所和地化所
，

也改变了刘先生的命运
， “
批判

”
也由此升级成

“
批斗

” 。

我们这些
“
留守

”
在北京的贵阳地化所的人

，

就被就近委派在京津和东部沿海地区
，

负责调查

所有列人被审查人员名单上的人的历史
。

因为第四纪室本该去贵阳地化所但尚留在北京的

人不多
，

组织上就把我与另外一人�当然他是负责人�派出去做刘先生的
“
外调

” 。

那时应当

是 ����年 �月
，

我们两人从北京出发
，

拿到刘先生写的他在南开中学
、

西南联大以及南京工

作时的同学和同事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可能地点
，

先到天津
、

济南
、

青岛
、

上海
，

最后到南京
，

整整花了 �个月的时间
。

当时给我的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刘先生惊人的记忆力
，

时间过了那

么久
，

他还清楚地记着他的同学和同事的名字和工作单位
。

由于刘先生所提供的名单比较

详细准确
，

我们的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

每到一个地方
，

我们能很快找到他们
，

进行调

查
。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所有被调查的人中
，

多数的说法是刘先生学习非常用功
，

虽然

在那种环境下
，

他们没有直接说出刘先生为人正直
，

但从他们的谈话当中
，

我们两个人能最

直接地感触到他们谈话的意思
。

跑了这么一大圈
，

根本也没有调查出刘先生历史上有什么

间题
，

我们也只能就这么交差
。

后来
，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进人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

刘先生已经被贵阳地化所派来

的人
“
押送

”
去了贵阳

。

����年 �� 月
，

我和另外两人也踏上去贵阳的路程
。

在贵阳
，

我似乎



同室同事篇

更加感觉到一种近乎恐怖的氛围
，

红卫兵正在到处抄家
，

所幸的是
，

由于我们新到
，

没有让我

参加
。

����年的春节前后
，

清理阶级队伍进人高潮
，

为查证北京那张大字报所列的
“
罪行

” ，

所

里又派我和黄荣贵到重庆等地调查
，

主要的调查对象是刘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
，

我非常

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重庆到贵阳的列车上过的春节
。

当然
，

调查结果与上次一样
，

什么问题

都没有调查出来
，

证明北京那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纯属虚构
。

这时所有清理对象已关进
“
牛

棚
” ，

刘先生当然也不能幸免
。

那时开
“
批斗

”
会

，

清理对象少不了还要坐
“
喷气式飞机

” ，

有的

甚至还被打
。

那个年代谁敢违抗那些
“
政治任务

” �室里也开过几次刘先生的
“
批斗

”
会

，

回

想起来
，

当时地化所第四纪室虽然有一个名气很大的
“
红铁锤

”
战斗队

，

但与北京文化大革命

刚开始时的年轻红卫兵的凶残不大一样
，

第四纪室的那些老同志就要温文尔雅多了
。

也许

是对刘先生的多年情谊
，

也许是抹不开面子
，

每次
“
批斗

”
会只是让与刘先生共处不长的年轻

人上场嚷嚷几句
，

应付一下场面而已
。

进人 �� 年代
，

其实大家对
“
运动

”
实在也厌倦了

，

很多人都借
“
抓革命

，

促生产
”
参加科研

业务工作
，

到野外调查去了
，

第四纪室的
“
运动

”
也越来越冷清

。

后来
，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了
，

刘先生也彻底获得解放并复出了
。

当时很多年轻人背地里议论
，

并暗暗担心刘先生复出

后是否会
“
打击报复

” ，

事后的实践证明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

这显示出了科技大师崇高的

道德风尚
。

刘先生复出后主要从事科研业务工作
，

他与年轻人一起参加克山病的病因调查研究
。

克山病病区冬天的气温都在零下 ��℃以下
，

完全是一个白茫茫的冰冻世界
。

当时条件非常

艰苦
，

调查组住的是简陋的平房
，

在炕上睡觉
，

因温度太低
，

睡觉时即使戴上大皮帽
，

盖上皮

大衣也难熬寒夜
。

下乡调查住的是骡马店
，

十几个人挤睡在一个大炕上
，

各种人都有
。

屋里

的卫生条件如此之差
，

现代人是想象不出的
。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

刘先生同年轻人一起参

加工作
。

我与刘先生没有一同下乡参加过调查
。

记得是 ����年的春季
，

天还是非常冷
，

我

们在哈尔滨卫生厅招待所里进行总结工作时
，

住在同一房间
，

房间很大
，

有六七人住在一起
。

除了刘先生外
，

其余的都是地化所的年轻人
。

当时年轻人之间开玩笑
，

进门出门时
“
滚进来

，

滚出去
”
等话常挂在嘴边

。

有一次
，

有人敲门
，

不知那位年轻人以为是地化所自己人
，

就高喊
“
滚进来

” 。

谁知来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
，

没想到是客人�年轻人显得十分尴尬
，

竟愣

在那里
，

没有及时给来的客人道歉
。

这时
，

刘先生抢在年轻人之前
，

上前向客人表示歉意
，

显

示出良好的道德风范
。

刘先生那样的真诚
，

感动了客人
， “
事故

”
和

“
尴尬

”
就这样轻易被化

解了
。

刘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大师
，

不仅给后人留下了科学知识的伟大宝库
，

还留下了崇高的道

德风范
。

在刘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
，

仅以与刘先生相处中折射出他老人家崇高品德和精神

风范的区区小事
，

表示对刘先生的怀念之情
。

尊敬的刘先生
，

安息吧 �


